
1

2026年第39期新闻稿：青年渴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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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牛（法西斯主义前进）》，弗拉基米尔·雷先科（苏联）作于1929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在过去两年里，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纷纷走上街头。从肯尼亚到尼泊尔，从印度尼西亚到菲律宾，从马
达加斯加到摩洛哥，还有秘鲁，年轻人都在奋起反抗、走上街头游行。新闻记者将这些抗议活动统称
为“Z世代运动”（Gen Z），仿佛年轻人不过是一个可细分的市场群体。他们具有以下共同特征：参与
者较为年轻，善于运用数字平台，并且对既有政治体制日益失去耐心。然而“Z世代”这一标签并未真
正揭示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现实，反而掩盖了更多深层问题。

一代人并不等于一个阶级——年轻人并不共享相同的社会经济状况。且，这些游行各有各的背
景。2024年6月，肯尼亚的抗议活动直接由财政法案引发，该法案将债务和紧缩政策的负担转嫁给了
劳动人民。2025年9月，尼泊尔政府试图限制社交媒体，此举进一步加剧民众对政治精英腐败与奢靡
生活的愤怒。从2025年9月下旬开始，摩洛哥年轻人走上街头，抗议公共医疗和教育体系长期投入不
足、质量持续下滑，而与此同时，大量资金却被投入到2030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筹备工作中。同月，
马达加斯加的示威活动始于民众对政府无法保障水电稳定供应的不满。2025年9月和10月，秘鲁抗议
者把矛头指向当权者、有组织犯罪、以及养老金制度——它拿走年轻人的钱，却保障不了他们的安全。
这些抗议并不完全相同，但它们有着共同的情绪和诉求：有钱建造体育场馆，却没钱建设医院；有钱
偿还外国债权人的债务，却没钱为年轻人提供就业机会；有钱维持警察力量，却没钱投入学校建设。

腐败是最常被人们挂在嘴边的词语，但在腐败的表象之下，隐藏着一种已经封闭了人们未来希望的社
会秩序。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zh/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zh/huibian-wei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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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表第一号》，易卜拉欣·萨拉希（苏丹）作于1960年。

日本漫画《海贼王》（One Piece）中的海盗旗，出现在其中几场抗议活动中。这是一个颇为耐人寻味
的象征。这部漫画讲述了一群年轻人扬帆出海，寻找被权势者垄断的宝藏，并与一个声称自身具有合
法性、实际上却不断施加暴力的世界政府展开对抗的故事。这面旗帜并没有提供一套政治纲领，但它
表达了一种情绪：既有的世界充满欺骗，必须踏上一场超越现有秩序的冒险。年轻人似乎正在
说：“让我们扬帆驶向广阔的海洋，去寻找一个不再像当下这样令人绝望的未来！”

这种情绪的物质基础，在国际劳工组织（ILO）最新发布的报告《2026年全球青年就业趋势：回归未
来》（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for Youth 2026: Back to the Future）中得到了清晰体现。2023年，15
至24岁年轻人的失业率降至二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但随后开始回升，到2025年达到12.4%。这意味
着，全球有6700万年轻人积极寻找工作，却始终无法找到就业机会。2023年至2025年间，全球大多数
地区（11个次区域中有8个）的青年失业率都在上升。然而，失业率只能反映部分现实，因为它并不
统计那些已经放弃求职的人。因此，一个更能揭示真实情况的指标是NEET，即“不就业、不接受教
育或培训”（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的青年群体。2025年，全球有超过2.57亿年
轻人处于这一状态，相当于每五名年轻人中就有一人是NEET，比2023年增加了900万人。

https://www.ilo.org/publications/major-publications/global-employment-trends-youth-2026-back-future
https://www.ilo.org/publications/major-publications/global-employment-trends-youth-2026-back-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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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母亲》，莱恩·辛格·班德尔（尼泊尔）作于1979年。

在这个冰冷的缩写背后，是无数被迫停滞的人生。一个年轻人完成学业后，连续数月寻找工作，却发
现根本没有就业机会。在最终放弃求职后，他们只能重新回到拥挤的家庭住所，结婚、生育、自立门
户，都只能往后推。时间在流逝，但人生却没有向前推进。这种负担在性别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处
于NEET状态的年轻人中，超过三分之二是女性。年轻女性的NEET比例为27.4%，是年轻男性13.1%
这一比例的两倍多。这并不是因为女性缺乏教育，而是因为无酬照料劳动、歧视以及体面就业机会的
匮乏，将她们排除在经济生活之外。

在阿拉伯国家和北非地区，大约三分之一的年轻人处于NEET状态。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官方统计
的青年失业率相对较低，为8.4%。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当地就业机会充足，而是反映了贫困驱动下的
非正规就业现象。年轻人不得不接受，或者自行创造任何他们能够找到的非正规工作。在低收入和中
低收入国家，近十分之九的青年劳动者从事非正规就业，无法获得实质性的社会保障和就业保护。许
多人曾被告知，教育是摆脱困境的阶梯。于是，他们借钱读书、取得学历，有时甚至选择移民，却最
终遭遇了国际劳工组织所称的中等技能就业岗位的“空心化”（hollowing out）。雇主要求初次求职者
具备工作经验，而人工智能正在威胁一些入门级岗位——这些岗位曾经正是年轻人积累工作经验的重
要途径。教育提高了年轻人的期望，但经济体系却无法满足这些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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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诺埃·坎胡拉（萨尔瓦多）作于1950年。

仅仅将青年人的幻灭感描述为一场脱离政治经济背景的心理健康危机，是远远不够的。2025年，一项
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有关的调查，涉及5600多名年轻人。调查发现，六成受访者表示，
当下发生的各种事件让他们感到不堪重负，而只有一半的人知道在哪里能够获得心理健康方面的支持。
但与此同时，仍有60%的年轻人表示，他们抱有希望，并希望参与塑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世界卫生
组织（WHO）报告指出，全球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人经历孤独，而在13至29岁人群中，这一比例上升
至17%—21%。与人们通常的认知相反，低收入国家的孤独现象最为严重。孤独不仅与抑郁和焦虑有关，
也与低收入、公共基础设施不足，以及被排除在教育和就业机会之外等问题密切相关。

孤独并不仅仅意味着缺少陪伴，更意味着一个人感觉自己对社会而言是可有可无的。一个年轻人可以
通过智能手机与成千上万的人保持联系，却与那些能够保障体面生活的社会组织和机构相互脱节：工
作场所、工会、社区组织、文化中心以及政治组织。平台经济让人们能够彼此沟通，却无法形成真正
的共同体；让人们获得关注，却无法赋予他们改变现实的能力。

https://www.unicef.org/partnerships/mental-health-study-shows-gen-z-overwhelmed-undeterred-unrelenting-global-crises
https://www.who.int/news/item/30-06-2025-social-connection-linked-to-improved-heath-and-reduced-risk-of-early-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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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题》，彼得森·卡姆瓦西（肯尼亚）作于2020年。

这种孤独感又因一种更广泛的不确定性而进一步加深。即便是那些以资本逻辑为出发点的机构，也察
觉到了这种不稳定性。世界不确定性指数（World  Uncertainty  Index）通过统计经济学人智库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该机构为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提供研究服务——所编写的各国
报告中“不确定性”一词的出现频率，来衡量不确定性的程度。该指数每逢战争、金融危机、疫情、
政治动荡和贸易冲突便骤升，而正是这些危机导致数百万人日常生活朝不保夕。

https://worlduncertaintyind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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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资本所衡量的不确定性，与工人阶级实际经历的不确定性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对金融家而言，
不确定性意味着一项投资可能会贬值；但对一名年轻劳动者而言，不确定性意味着不知道下个月是否
还有工作，不知道能否支付房租，不知道餐桌上是否还能有食物，也不知道战争或气候变化是否会摧
毁自己的家园。统治阶级一边衡量着不确定性，一边却在制造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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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月宇宙》，克拉拉·莱德斯马（多米尼加共和国）作于19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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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Z世代”抗议运动，标志着这样一代年轻人在政治舞台上的登场：他们的未来已经被剥夺。他
们的反抗尚未形成有组织的政治行动。自发的愤怒既可能走向团结与社会主义重建，也可能被犬儒主
义、沙文主义和极右翼势力所利用。决定性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通过持久而稳固的组织，将屏幕前
的孤独转化为共同奋斗中的同志情谊。

这些抗议运动也伴随着一批诗人和表演者的参与，包括来自摩洛哥的哈姆扎·拉伊德（Hamza Raid）
和埃尔·马赫迪·柳比（El Mahdi Lyoubi）、来自秘鲁的爱德华多·鲁伊斯·萨恩斯（Eduardo Ruiz
Sáenz）（他在2025年抗议期间被警察杀害），以及来自肯尼亚的诗人贾万（Javan  the  Poet）。贾万
于2019年创作的诗歌《杀戮一族》（Killer  Breed），展现了年轻人坚定不屈的精神。这首诗使用盛语
（Sheng）写成。盛语是肯尼亚城市地区的一种通用语言，融合了斯瓦希里语、英语以及其他肯尼亚
语言。诗歌描写了一个顽固而腐朽的国家机器对年轻反抗者施加的暴力：

Citizens na law no love, land cruisers
zimekuwa hearse
Kuferry body bags forest grounds zimeja body
parts
Si watu Ni animals Kwa killer squads’
Poo poo kushoot na kutoa bullets kwa throats
Alafu Kwa media wanakuwa applaused
Hakuna light Kwa end ya tunnel iko closed
Hakuna change Kwa youth heart yake
imekuwa stopped
Hakuna justice Kwa years za cases ziko paused
Nikupe ID? Wee ukifichia eyewitness badge
number
Kwa crime scene openly identity unaseal
Inamean hauko right system Ni dark haina
light
Si na guns but our voices zita challenge your
might.
Juu Wewe Na Wewe Na Wewe Na Wewe
Si Enforcers
Wewe Ni killer breed
Wewe Ni Killer breed
Wewe ni killer breed

公民与法律之间
早已没有任何情义。
陆地巡洋舰已经变成了灵车，
运送着装尸袋，
森林的空地上，
到处都是尸体的残肢。
在杀戮小队眼中，
他们不是人，而是动物。
砰！砰！他们开枪射击，
从喉咙里取出子弹，
然后，他们却在媒体上受到赞扬。
隧道的尽头没有光明，
因为隧道早已被彻底封死。
年轻人看不到任何改变，
他们的心已经停止跳动。
没有正义，
那些案件已经被搁置多年。
要我出示身份证明？
而你却向目击者隐藏自己的警徽编号。
在犯罪现场，你公然隐藏自己的身份。
这意味着你根本不占理。
这个体制一片黑暗，没有一丝光明。
我们没有枪支，
但我们的声音将挑战你们的强权。
因为你，还有你，还有你，还有你：
你们根本不是执法者。
你们是一群杀戮者。
你们是一群杀戮者。
你们是一群杀戮者。

热忱的，

Vij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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